
高高个子、平头、脸上还带着未

脱的稚气，乍一见，这个叫小林（化名）

的17岁男孩和普通的少年并没有什么

区别。但 1个月前，他因吸食违禁电

子烟烟弹（通常指非法添加了新精神

活性物质，如替来他明、合成大麻素

等，或非烟草口味调味剂的烟弹）过量，

导致期中考试时手抖到无法握笔。

小林和很多涉毒的孩子一样，他

第一次接触毒品也是源于“朋友”的

蛊惑。

2026 年年初，他因腿部摔伤休学

在家，好友带着他出入娱乐场所，他

也由此结识了一些社会上涉毒人员。“有

一次朋友带了电子烟烟弹到我家，我

出于好奇试了几口，从此便开始吸食。”

小林回忆。

他坦言，第一次吸食“烟弹”的体

验并不好，“头晕、恶心、还很口渴，

但精神上却很愉悦”。这种快感盖过了

身体的不适，第一次尝试后，很快便

有了第二次。

染上毒瘾后，小林持续吸食了四

个月。最开始只是偶尔吸食，后期发

展为天天吸食，一天要吸 1 至 5 个违

禁电子烟烟弹，每个烟弹售价100 元。

为支撑吸食开销，小林甚至参与进货、

售卖毒品，赚取的钱款全部用于自己

吸食。因为大多在外面酒店或是朋友

家中吸食，父母对此一直毫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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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戒毒中心的迷途少年：看见家庭教育的盲区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章清清

一个孩子距离毒品有多远？也许仅一步之遥。
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进湖南省黎托戒毒康复所，采访了两名自愿戒毒人员。他们一个 16 岁，一个 30 岁，

都曾是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一个因好奇接触违禁电子烟烟弹，四个月深陷毒瘾；一个在高中时期为逃避压力吸食“笑气”，一年烧掉 100 多万元。
深入访谈后，记者发现在他们走上歧路的背后，家庭的教养方式都值得反思。

如果说小林的涉毒之路始于好奇，

30 岁的小王（化名）沉沦的开端，则

是逃避压力。

“去年一年我吸‘笑气’花了一百多

万元，把自己赚的钱全耗光了。”小王

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语气平静，仿佛

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他的成瘾之路始于 2016 年。那时

16 岁的他正在重点高中读高一。“重点

高中的学业压力很大，加上父母从小

对我管教极严，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叛

逆心理。后来跟着校外的朋友第一次

尝试了‘笑气’。”小王说，他的父母经商、

家境优渥，却对他有着极强的控制欲

和保护欲，从小到大，他的生活、交友、

作息都被全方位严格管控。即便大学

放假回家，父母也要求他晚上 9点 30

分前必须归家，交友圈层、日常行踪

都被严格干涉。过度管束与压抑的成

长环境，让处于青春期的他满心叛逆。

于是在朋友的带动下，他尝试了第一口

“笑气”，那种暂时忘却所有烦恼的极

致快感，让他迅速上瘾。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

室温下无色、略带甜味的气体，吸入

后可使人丧失痛觉、产生愉悦感、不

受控制发笑，因此被俗称“笑气”。当

如何帮他们把人生拉回正轨
毒品不仅让他们的人生

彻底偏离正轨，更给身体造

成了毁灭性的伤害。

此前，小林曾独自在家

闭关三四天尝试自行戒毒，

却出现浑身无力、骨骼酸

软、持续呕吐等严重戒断反

应，最终没能坚持住而复吸。

“我亲眼见过有人吸食过量

离世，还有人重度成瘾后

走路都需要人搀扶。我清

楚这是违禁品，对身体伤害

极大，所以下定决心彻底戒

掉。”小林说。

小王被发现成瘾的经

历则更为偶然。去年 12 月，

父亲在他的柜子里发现了

“笑气”气瓶，随后通过车

辆定位发现他多次复吸，最

终选择报警，小王才被送入

戒毒机构矫治。

长期过量吸食，给小王

的身体留下了不可逆的严重

损伤。他确诊患上周围神经

病变、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

病情最重时几乎无法行走，

只能扶墙缓慢挪动，曾住院

治疗整整一个月。他庆幸自

己没有终身瘫痪，也坦言在

戒毒所见过更多悲剧：有人

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瘫痪、双

目失明，彻底丧失生活自理

能力。

“截至目前，省黎托戒

毒康复所已收治 3000 余

名药物滥用成瘾人员，其

中 35 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达

86.9%。”湖南省黎托戒毒

康复所二大队大队长唐湘告

诉记者，这些涉毒青少年的

背后，大多存在家庭教育的

严重缺位。一部分人像小林

一样，在校园遭遇困境、遭

受欺凌时，得不到家长的及

时支持与疏导，长期缺失情

感归属感，极易被不良圈层

引诱、误入歧途；另一部分

人则像小王一般，被家长过

度管控、过度保护，家长只

看重成绩，忽视孩子的心理

健康与情绪需求，孩子压力

无处释放，最终借助不良方

式逃避现实。

“如今的新型毒品极具

迷惑性、易得性，伪装性极

强，常被包装成‘奶茶’‘邮票’

‘上头电子烟’等新潮样式，

精准拿捏青少年猎奇心理，

诱导青少年尝试。”唐湘表

示，这些误入歧途的少年能

主动进入戒毒机构接受专

业治疗，已是回归正途的重

要开端。戒毒过程中，生理

戒断相对容易，最难戒除的

是心理心瘾，后续回归社会

更需要全方位支撑。这不仅

需要戒毒机构的专业干预，

更需要家庭自我反思、改变

教育方式，补齐曾经缺失的

教养与陪伴，才能真正帮迷

途少年矫正人生轨迹、重回

正轨。

6月17日，公安部禁毒

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

于将二氟乙咪酯等 16 种物

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

新规自 2026 年 7月1日起

施行。警方郑重提醒：凡是

纳入目录管制的物质，均属

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严禁

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

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

采访尾声，小林坦言，

戒毒成功后，他会彻底断绝

与过往毒友的往来，计划重

返校园读书，或是学习一门

实用技术，未来自主创业开

店。小王也表示，出狱后会

彻底斩断过往不良社交，先

调养身体、结清债务，之后

回家接手父亲经营近三十年

的企业，终身不再触碰任何

毒品。

“如果人生被毒品控制，

那就真的一塌糊涂了。”小

王感慨道。

小林的家庭条件并不差。

父亲经营公司，日常每天都

会给他七八十元零花钱。但

这个家庭结构十分复杂：父

亲有多次婚姻。小林的抚养

权判给了父亲，但他长期跟

随亲生母亲生活。

更早的人生阴影，来自

校园生活。从小学开始，小

林就因成绩不佳被同学嘲

笑，他多次向母亲倾诉求

助，母亲却只当是同学间的

玩笑，并未出面解决。父亲

介入后，也仅要求对方道歉，

问题并未得到根治。在父母

这里得不到庇护与帮助的小

林，开始向外寻求“依靠”，

为了不再被欺负，他慢慢和

成绩落后、有不良习气的同

学混迹在一起。

“跟他们玩到一起后，就

再也没人敢欺负、嘲笑我了。”

小林说这话时，眼角泛起泪

光。本以为找到了庇护，他

却就此走上了偏差的人生轨

迹。中考失利后，小林进入

职中就读计算机专业，学业

依旧不顺，又因摔伤腿部休

学在家，恰逢不良朋友引诱，

最终接触毒品，一步步坠入

深渊。

海归青年吸“笑气”一年花掉100 多万元

2025 年 11 月 6 日，湖南省黎托戒毒所举办场所开放日活动。
教育矫治科科长黄杰陪同未成年戒治康复人员及其家属一同就餐，
面对面交流，向家属介绍孩子在所内日常戒治表现。

2026 年 2
月 26 日，
戒毒警察
卜希茜与
未成年戒
治康复人
员谈心谈
话。

时“笑气”尚未被严格列管，

酒吧、咖啡厅等场所随处可

得。高中阶段，受经济能力

限制，小王吸食量不大，对

学业影响较小，顺利考上本

科院校。大学毕业后，他出

国留学半年，回国后自主创

业，开过健身房、做过教培

行业，也曾在父亲的公司负

责项目。

这段时间，小王一度远

离“笑气”，但去年因重新结

识旧日玩伴，他复吸并彻底

成瘾。“笑气”每罐售价 300

元，快速吸食10 分钟即可耗

尽。巅峰时期，他一天要吸

食三四十罐，单日最高花费

达 1.2 万元。去年一年，他在

“笑气”上吸掉了100 多万元，

把多年创业积攒的积蓄挥霍

一尽。

“如果能回到十六岁，我

一定不会选择这条路。”小

王满心懊悔。他坦言，少年

时期的自己只为读书而读书，

没有清晰的人生目标，面对

重压无从排解情绪，再加上

早年接触过“笑气”，一旦遭

遇困境，便习惯性选择用“笑

气”逃避现实。他感慨，如

果当年父母能少一些严苛管

控和过度保护，多一些人生

指引和情绪疏导，自己绝不

会走上歧途。

17岁少年吸“上头电子烟”误入歧途


